
智能与技术，当为文明共生的方舟

■刘志毅

以全球南方为罗盘的
思想远航

写作《智能世界的秩序》的历
程，恰如一场以全球南方为罗盘
的思想远航，其骨架并非预设的
学术架构，而是在目睹智能技术
重塑世界的洪流中逐渐清晰的认
知地图——它以“解构西方中心主
义的治理迷思”为起点，在“直面技
术资本主义的病灶”中深化批判，于
“全球南方的觉醒与突围”中汲取力
量，最终指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秩序愿景。这条脉络的核心，是将全
球南方从“技术试验场”与“数据原
料地”的边缘位置，推向重构智能文
明坐标系的中心舞台。

从后记的回望看，这个骨架的搭
建始于对“秩序失序”的切肤之痛：
当跨国科技巨头以“效率”之名将发
展中国家拖入“数字牢笼”时，当算
法侵蚀民主根基而现有治理框架
束手无策时，我意识到智能时代的
秩序重构不能延续西方中心的“普
世叙事”，而必须以全球南方的“发
展权优先”为原则。于是，思考的路
径从解构“技术普世主义”的虚妄
开始，剖析工业时代治理范式强加
于智能文明的错位；进而深入资本
与技术合谋的病灶，揭示效率至上
逻辑对公平与正义的吞噬；最终在
肯尼亚农民用太阳能驱动的AI终
端对抗饥饿、东南亚工人在数字技
能培训中重获尊严的实践中，看见

全球南方以“能力建设共同体”突围
的可能。这个骨架的每一环，都浸透
着对“多元文明共生”的信念——智
能技术不应是单一霸权的工具，而
应成为承载不同文明智慧的方舟，
全球南方正是校准这艘方舟航向的
星辰。

秩序是文明共同参与的
交响

本书的价值，不在于提供终结争
议的答案，而在于刺破笼罩智能时代
的思维迷雾，其思想锋芒集中体现为
三次认知跃迁。这些跃迁并非书斋里
的逻辑推演，而是田野调查中与全球
南方共呼吸的产物。

第一次跃迁是对“数字殖民”的
当代解码与“数字发展权”的提出。当
目睹某社交平台通过“数据虹吸效
应”，诱导缅甸农民大规模种植单一
经济作物，进而引发生态灾难；西方
企业以“技术援助”之名，行城市规划
干预之实，我意识到数字殖民的本质
已从19世纪的矿产掠夺进化为“数
据—认知”双螺旋控制。这一发现打
破了“技术中性”的神话，为“技术正
义”找到了新支点——全球南方不仅
要数据主权，更要“在发展中规范、在
规范中发展”的权利。

第二次跃迁是重构人机关系的
哲学基础，并提出“共生进化论”。面
对“AI取代人类”的恐慌，我从深圳
市龙岗区电子厂工人与AI协作提
升效率的实践中领悟到，人类与机
器的关系，不该是替代与被替代的
零和博弈，而应如DNA双螺旋般协

同进化。将创造性工作、情感交互留
给人类，让AI解放重复劳动——这不
是能力的妥协，而是对文明多样性的
守护，因为全球南方的智慧从来不是
“效率至上”，而是“以人为本”的韧性
生长。

第三次跃迁是预见技术奇点的治
理预案，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地为
可操作的框架。当量子计算逼近、AI自
主进化风险隐现时，我从“曼哈顿计
划”的历史中汲取教训，提出“技术奇
点熔断机制”与“全球AI观测站”构想。
这一预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它赋予全
球南方在治理中的“一票否决权”，确
保技术奇点不被单一霸权裹挟。秩序的
重构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是所有文明
共同参与的交响。

这些思想锋芒的共同指向，是让
全球南方的声音不再淹没在“普世技
术”的喧嚣中，而是成为重构智能文明
秩序的主旋律。它们或许稚嫩，却承载
着最朴素的愿望：愿智能技术如阳光
普照每个角落，而非如阴影遮蔽多元
文明的天空。

多元文明共生的
活态样本

写作《智能世界的秩序》的过程，是
一场以全球南方田野为课堂的思想苦
旅，所见所闻折射为认知的裂变与升
华，最终沉淀为对“科技人文主义”的深
刻理解。

面对“技术乐观主义陷阱”，初稿曾
陷入“效率至上”的迷思，直到我在东南
亚工厂目睹被机械臂取代的工人蜷缩
于角落的沉默身影，才惊觉智能技术的

光环下藏着被遗忘的脆弱者。这促使我
重写核心章节，将“技术性失业补偿基
金”方案嵌入理论框架，主张从AI企业
超额利润中提取转型保障金，更以“技
能转型优先于技术替代”的观察，取代
对“进步”的盲目礼赞。正如一位印尼纺
织女工所言：“机器能织布，却织不出我
们孩子的学费。”真正的科技人文关怀，
从来不是赞美技术的伟力，而是守护每
个具体生命的尊严。

面对“西方话语霸权突围”困境，
当论证中国方案遭遇“特殊性”与“普
适性”的二元诘难时，全球南方的实
践给了我破局的钥匙——独创“情境
化普遍主义”方法论，将本土治理经
验拆解为可迁移的“价值—工具—场
景”三阶模型，在非洲数字身份系统、
拉美开源AI社区的验证中，见证“发
展权优先”的原则如何超越文化差
异，成为反抗技术霸权的共同语言。
这种“从特殊到普遍”的跃迁，印证了
全球南方经验的世界意义：它不是西
方理论的注脚，而是多元文明共生的
活态样本。

面对“思想实验的伦理边界”，将生
命权、自由权等核心领域划为“人类终
审”的禁区。这个方案意外获得广泛认
可，更让我彻悟AI治理的核心要义：秩
序的最高境界不是完美控制，而是动态
平衡。如同全球南方的农耕智慧，既接
纳新技术改良种子，又守护土地与传统
的根系。

这场跋涉的终点，是学会以全球南
方的眼睛看世界：技术不是悬在头顶的
利剑，而是握在手中的犁铧，唯有以“人
的全面发展”为犁头，以“多元文明共
生”为田垄，才能在智能时代的土地上，
耕耘出属于所有生命的丰收。

传统智慧与新兴技术的
握手

书稿付梓之际，回望写作历程，最
珍贵的收获并非预设的结论，而是在智
能技术迭代与全球治理变局中始终保
持对根本问题的凝视勇气——这种勇
气源于对“秩序何以可能”的持续叩问，
它让思想的航船在未知海域中既不盲
从风浪，也不固守港湾。

我们看到一些学者提出“新型技术
依赖”的观点，质疑“数字发展权”的实
践风险，恰似航程中触到的暗礁，提醒
理论之树必须如红树林根系般深扎全
球南方的土壤，在“发展”与“自主”的张
力中生长出韧性；而某些国家以AI伦
理政治化的倾向割裂共识，则如迷雾中
的假灯塔，迫使我们探索“重叠共识”的
构建路径——在文明差异中寻找价值
公约数，如同在星空中辨认共同的北极
星。这些未竟之业并非遗憾，而是智能
文明探索的常态，它们将指引后续研
究：我正在撰写的《空间智能与治理革
命》将以四维建模为桨，探索跨境水资
源争端仲裁中“空间正义”的量化实现；
酝酿中的《意识的机器镜像与治理伦
理》则尝试以神经科学与政治哲学的对
话为罗盘，建立人机意识共存的伦理框
架。这些探索如同散落在智能文明夜空
的星火，虽各自微弱，却终将在多元共
生的引力下指引方向。

掩卷沉思，书中反复出现的隐喻愈
发清晰：人类文明恰如在湍急河流中航
行的独木舟，智能技术是推涌我们前行
的浪潮，时而温柔托举，时而狂暴冲击，
而秩序则是掌舵者的智慧——它既需

顺应浪潮的节奏，更要在暗礁与漩涡前
校准航向。当非洲农民用手机接收AI
生成的气象预警、拉美学生在开源平台
上自学AI课程、东南亚工人在数字技
能培训中重获职业尊严时，这些全球南
方的实践正以千万支笔共同书写新的
航行日志：它们记录着技术如何从“霸
权工具”转化为“赋权杠杆”，从“单一叙
事”走向“多元共生”。这本《智能世界的
秩序》不过是日志中的一页，却承载着
深深的期许：愿人类在驾驭智能浪潮
时，以全球南方为镜，照见技术霸权的
盲区——那里有被忽视的文化多样性、
被遮蔽的发展权、被遗忘的脆弱者；更
愿我们以多元共生的智慧为舵，永不
忘记文明航程的初心。正如马赛族老
人所言：“星象与数字共判雨季，方得
丰收。”智能文明的未来，亦需在传统
智慧与新兴技术的握手言和中，驶向
更辽阔的彼岸。

■冯闻文

18世纪，库克船长为寻找南方大
陆，曾三次深入南大洋，最南抵达南
纬71?10′海域，他的探索成为人类认
识南极的开端。捕鲸活动是早期南极
探险的重要推动力。1821年2月7日，
美国航海家约翰·戴维斯登陆南极半
岛西北海岸，被公认为人类首次登陆
南极大陆。此后，各国纷纷向南极洲
派遣探险队：美国在1839年发现威
尔克斯地，法国在1840年发现阿德
雷地和迪尔维尔海，英国则在1841
年发现罗斯海。进入20世纪初，人类
开始深入南极大陆、踏足南极高原。
1911年，挪威探险家阿蒙森终于抵达
了南极点。

环境史学者吉伦·达西·伍德所
著《极地竞赛：19世纪南极开发史》
（以下简称《极地竞赛》）一书，正是围
绕1839—1841年的英法美南极探险
展开叙述。

这本书的中心角色是南极洲。法
国人迪蒙·迪尔维尔、英国人詹姆斯·
罗斯、美国人查尔斯·威尔克斯，这些
带领探险队的人物并非故事的主角，
作者也没有将他们塑造成英雄。作者
认为，与大陆漂移、气候变迁这样宏
大的自然运动相比，人类的英雄主义
微不足道。他们被时代选中，承担起
为国家在南极竞赛中争胜的角色，却

也各有性情与执念：迪尔维尔为事业
搁置家庭，罗斯为捍卫爱情争取荣
誉，威尔克斯不算专业却果决近乎专
断。他们的探险，既是探索自然的未
知，也是与自身个性、欲望相处乃至
对抗的过程。

如今人们在南极地图上看到的
罗斯冰架、罗斯岛、罗斯海，及法国科
考站“迪蒙·迪尔维尔站”，都铭刻着
他们的贡献。作者认为，罗斯冰架是
19世纪最具标志性的地理发现，而这
正是那场跨国竞赛促成的集体成就。
只不过，这些成就的取得极为曲折。
《极地竞赛》真实还原了探险队的遭
遇：他们常有措手不及的狼狈、难以
招架的困境，却也偶有邀天之幸。

作者交错叙述三支探险队的进
展，读者仿佛随船同行，沿途新奇景
象令人目不暇接。作者文笔生动，比
如形容企鹅像穿着双色裤子的迷你
士兵，眼周一圈白毛的阿德利企鹅看
上去像戴眼镜的年长绅士，鲸鱼吞食
海藻如同牧场上的牛群吃草，威尔克
斯探险队的“救济”号则因不堪使用，
被比作一只造价昂贵的蛞蝓。

当然，这趟发现之旅并未停留在
表面见闻。如何在极端环境中一步步
揭开科学的面纱，这一过程最具震撼
力。正如作者所言，三支探险队留下
的宝贵财富“不在于为某个国家赢得
了荣誉，而在于他们对科学探索的共

同承诺”。罗斯探险队中的植物学家胡
克，在凯尔盖朗岛发现了多种在严寒中
顽强生长的极地植物。此后数年的研究
中，现代生物地理学由此萌芽——他发
现凯尔盖朗岛的植物区系与火地岛的
亲缘关系，比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更近。
迪蒙·迪尔维尔则留下了重要的人类学
观察，最早系统记录了波利尼西亚、美
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等南太平洋地
区的语言差异。他笔下对巴塔哥尼亚人
的描述，仅凭着这些人能在极寒地带生
存，便令人心生景仰。

罗斯在南极之旅中开展了系统的
地磁观测，这得益于他与爱德华·萨宾
的持续交流，也揭示了近代极地科考与
全球地磁研究的内在关联。“帝国领土
与新科学是同步延伸的”，英国王室希
望在南极建立观测站，便是明证。另一
本南极主题著作《南极洲：一片神秘的
大陆》也提到，科研有时充当了领土声
索的“占位符”。作者在章节末尾梳理了
他们对地球物理学的贡献：爱德华·萨
宾汇总了数十万次磁力读数，依靠一支
陆军文员团队完成繁复计算，却并未找
到期待中的规律。幸运的是，他从资料
中了解到，德国人施瓦布同样执着地记
录太阳黑子活动。萨宾将太阳黑子活动
峰值与地磁异常联系起来，一切忽然有
了意义。萨宾看似徒劳的坚持，虽偏离
了既定目标，却带来了意外的洞见。

作为一片科研圣地，讲述南极探险

必然绕不开科学知识。该书在每一章末
尾适时补充相关知识，有着恰到好处的
巧思。比如从威尔克斯探险队的“海鸥”
号及其“风暴海燕”的绰号，延伸到鸟类
飞行的奥秘：鸟类飞行速度与能量消耗
构成U形曲线，拥有能耗最小、飞行最
远两种最优速度，并能快速切换；信天
翁的扇形肌腱这一生物构造优势，让它
在狂风中也不易折翼；飞行时，它还能
借助海浪抬升气流，运用空气动力学在
高速飞行中突然倾斜，将多余动能转化
为势能。谁能想到，海鸟御风而行的优
雅，本质是对自然的极致适应？

作者还适时引入“地球空心说”的
知识。美国人西姆斯主张探索两极之
洞，其支持者麦克布莱德著书《西姆斯
的同心球理论》，论证地球是空心的，两
极完全敞开。另一位支持者雷诺兹则投
身游说，最终推动美国国会通过组建南
极探险队的法案。他还获得了作家爱
伦·坡的支持，后者写下《阿瑟·戈登·皮
姆历险记》。凡尔纳的《地心游记》同样
基于这一在今天看来错误的假说。毋庸
置疑，大胆的想象并非坏事，它可以转
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力。

细究起来，“南极”一词在中国古已
有之。“南极老人星”见于《史记·天官
书》：“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极老人。”不
过，天文上的南极与地理南极并非一回
事：南天极是地球自转轴向外延伸在天
球的交点，地理南极则是地轴与地球表

面相交的南端。
中文世界很早就有关于南极探险

的介绍。据邹振环统计，《东西洋考每月
统记传》40篇介绍西方地理学的文章
中，涉及南极探险与地理考察的有3
篇。其中，1833年8月“新闻”栏曾综合
报道：“夫大英及法兰西等国，多有船只
到南北冰洋，为勘察新地。乃因南边多
遇冰块成为大山，不无破船，是故以先
未有察悉。兹去年有船一只游弋南洋，
露出一个大洲。居在亚非利加及亚米利
加二大洲之南也。可惜其地只见有等
鸟，名为大风鸟者（指企鹅）。此外无何
生物，亦无果蔬可食。想该地极寒，恐种
谷麦亦不生也。”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科学会社
印行的《冰山雪海》，是中国第一部涉及
南极探险的科幻小说。华侨黄大郎、田
八郎、潘九郎、季二郎从印度洋“巫来
由”归国，有感于国家贫弱，筹备15艘
船、男女共12983人，从泉州出发前往
两极考察，希望“别寻一块洪荒未见之
大陆”。发现北极不适宜生存后，他们
转往南极，试图建立大同社会。几个发
起者的名字颇有唐风，采用排行制，按
照钱杭先生的说法，这既是姓名文化
中的实名敬避现象，也是对血缘关系
的拟制。耐人寻味的是，这本小说里登
陆南极的诸国志士，多来自当时被视
为弱国的群体。受维也纳体系影响，时
人常有“上中下三等之国”的划分，而南

极在当时已是列强竞逐之地。
《冰山雪海》诞生的年代，正是南极

探险的“英雄时代”：1897年比利时探险
队启程，此后共有10个国家的17支探
险队先后奔赴南极。1912年1月，英国
一支五人小队抵达南极点，可惜已落后
于挪威探险家阿蒙森——后者已于
1911年12月14日率先抵达，并留下了
作为标志的帐篷。英国人的合影，只能
屈辱地站在挪威帐篷前。这支英国探险
队的结局令人唏嘘：埃德加·埃文斯在摔
倒后离世，劳伦斯·奥茨拖着坏疽的腿走
进暴风雪中再未归来，亨利·鲍尔斯、罗
伯特·福尔肯·斯科特与爱德华·威尔逊
最终冻毙在罗斯冰架上的帐篷里。斯科
特留下的日记写道：“我并不后悔这次
旅程，它表明英国人可以承受苦难。”

回到现实，南极早已不再是无人
之境。1961年6月23日，《南极条约》正
式生效，规定南极洲仅用于和平目的，
保障科学考察自由，促进国际科研合
作。这片曾承载人类征服欲与求知欲
的冰封大陆，如今依旧是地球上最纯
净的科学圣地，在皑皑冰雪之下，继续
见证着人类探索未知、追求真理的永
恒征程。

《极地竞赛：19世纪南极开发史》
[澳]吉伦·达西·伍德 著
赵昱辉 译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冰封的世界，沸腾的求知

如今，我们站在文明史的
奇点时刻，目睹智能技术从实
验室的精密仪器演变为重塑地
球的洪荒之力。但这种力量的
全球分配不均与治理话语权失
衡，恰如一面棱镜，折射出全
球南方国家在数字殖民阴影下
的生存困境与突围诉求。

当智能技术在西方主导的
叙事中成为“普世进步”的象征，
却也在全球南方制造了新的创
伤，让人感受到“秩序失序”的
切肤之痛。这种痛感催生了《智
能世界的秩序》的写作——它
不仅是一部著作，更是对智能
时代人类文明存续方式的系统
性叩问，试图在“技术霸权”与
“发展权”的张力中，重建多元
共生的治理坐标系。

愿智能技术如阳光普照每个角落，而非如阴影遮蔽多元文明的天空。 视觉中国供图

写作手记

《智能世界的秩序》
刘志毅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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